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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密室窗外的笑聲

　　縱到外面一看，哪裡還有人影，只聽笑聲搖曳，業已遠出竹林的最前面，相隔少說也有十來丈。雖當隆冬時節，竹葉都已黃

落，只剩一些堆滿冰雪的殘枝，但是行列頗密，最仄之處必須側身而過，地上冰雪更厚，從無一人往來，一望平坦，就是多快的腿

想要通過也非容易。　　自己聞聲便即追出，離窗又近，竟會一去老遠，雪地上絲毫腳印都無，知迫不上。正在相顧驚奇，竹林那

面相隔十餘丈的小坡後面又是一隻怪鳥衝空飛起。這次和方才不一樣，剛一現身便帶著一股疾風橫空迎面而來，到了二捕頭上盤旋

了兩轉，方始作出示威形態。二目精光下射，注定二捕怒嘯了兩聲，方始調頭，箭一般往省城那面穿雲而去，一閃無蹤。

　　初飛起時，二捕雖是久經大敵的辦案能手，見那大鳥週身黑亮，目光如電，兩翅盤空，所過之處滿林竹枝一齊波動，上面冰雪

吃它兩翼風力扇動，琮琮琤琤紛落如雨，當時便有一股急風撲面，來勢猛惡，實在驚人，只覺眼前一黑，兩道金光射到眼上，暗道

不好，由不得心寒膽怯，待往門裡縮退時，那雕就在飛離人頭數尺之間業已轉翅搏空而上，由此飛高兩三丈，更不再下，只在頭上

盤旋了兩轉往北飛去，才知惡作劇，有心示威恐嚇，倒被嚇了一大跳。

　　心想，這樣妖怪一般的飛賊如何能是對手，不由氣餒許多，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後來還是趙三元覺著這樣驚惶有失體面，側

臉一看，室中諸人一個也未探頭外望，若無其事，心雖恨毒，但知硬來徒自取辱，無益有害。

　　只得轉身回去，強笑說道：「公門中並非沒有好人，憑我弟兄平日行為，地方上人不會不知，如何這兩位異人不肯當面賜教，

莫非還當我們是他敵人不成？」

　　說時，余富業已迎上前來，目光到處，堂內人已走了一半，那父子三個醉人也被旁桌鄉鄰扶走，快要出門，餘人均似酒足飯飽

想要起身神氣，方想開口，忽聽余富低聲說道：「我知二位班頭用意，少時人靜由我奉告如何？」

　　二捕巴不得有人肯說實話，又見這班村民不像平日那樣恭順膽小，多半不辭而別。先走出的不算，後走的人只管點頭招呼，道

聲再見，連代會酒賬的虛話都未說一句，轉身就走，彷彿這般人都改了脾氣，已不受欺，料知這般村民受了飛賊鼓動，已不怕吃什

官司，照著平日欺軟不欺硬、怕多不怕少的舊規條，暫時只可忍氣，好在對方本地土著，真要有事不會逃走。

　　余富總算受過自己好處的人，不會知而不言，又曾露了口風。還有一個丁三甲尚未見到，都是耳目，不如問明再說，於是假裝

和氣到底，隨同眾人互相敷衍，就便表示了幾句好意。

　　等人分別散去，方要把余富拉向後屋之中連騙帶嚇，探詢虛實，余富已開口道：「二位班頭不消如此，我並未受過人家分文好

處，更不會欺騙多年朋友。不過這位異人實在大教人佩服了，他行的事無一樣不恰到好處，二位班頭只要沒有別念，他決不會傷你

分毫，此時便是大聲說笑也無妨礙。否則我們便是人地三尺，藏得多麼隱秘，照樣瞞他不了。不說別的，單論本領，我活了這大年

紀也是第一次見到，別的神通廣大就不必說了。」

　　二捕聞言心中一震，情知所說不虛，略一尋思，還是假裝好意便宜得多，便照預先想好的話一說。余富聽完笑答：「二位班頭

能夠這樣，足見高明。他也曾說，只管目前到處都是衣食不週、怨聲載道，想要全部改革，使天下人民均享安樂，現在還沒有到時

機，少說也要過數十百年沒有皇帝老兒之後，人民也都明白過來才能成功。

　　「只為像他這樣的人太少，我們國家地大人多，不到時機，只憑二三少數人的本領心思決難成功，只能做一點是一點，救一個

是一個，到時再說。就這樣，他雖本領高強，更會變那時真時假的戲法，不是有那許多老百姓相助，到處都是他的朋友親人，連想

做這只救一方人的心志都辦不到。

　　「話雖如此，這位異人從小便是孤兒，出身寒苦，對於貪官污吏、土豪惡霸連你們公門中人都算他的對頭，和對頭爪牙鷹犬一

律敵視，至多你不惹他，他不出手，如想對他有什惡念，簡直難如登天。只管口口聲聲說他分身為二，變化飛翔，令人莫測，不可

捉摸的舉動，都是他專門對付敵人的戲法，並非真事。

　　「但是自他來到本鎮救濟大量苦人，並使明春各安生業，這半個多月光景我曾幾次耳聞眼見許多神奇驚人之事，哪一點也不像

是假的。自來真人不露相，真叫測他不透。我們多年交好，不說虛話，憑你二位多年的盛名和本領誰不知道，如何敢有輕視？可是

要和此人為敵恐還是個難題。

　　「並且受他救濟的人也都和我一樣，誰都不知他的底細來歷，也許知道的還沒有我多都不一定。他們雖然受到周濟，問起衣食

來路，均有實人實事還得出你娘家，表面上更沒有可疑形跡，真要追根，馬上鬧出亂子，這是何苦。

　　「你如想要打聽，所到之處窮人全都受他周濟，過得去的人也被感動，各有各的答法，用意卻是相同，休想問出一字。根本他

自己都在悶葫蘆裡，何從說起？其勢不能把全濟南府的窮人一齊捉去拷問，隨便捉上兩個不是不行，包你出事，甚而激出大變，誰

受得了？

　　「依我之見，出錢的人既是出於自願，民不舉官不究，沒有事主樂得假裝糊塗，不聞不問，比什麼都強。真要想交朋友，聽他

口氣，除非二位班頭離開公門，另做別的貴行，無論你們說得多麼好聽，就算人心善良，做官府富豪的爪牙鷹犬，根本和老百姓就

是對頭，便有什麼好心，也只說些好話，做不出什麼好事。

　　「偶然天良發現，遇到輕而易舉，或是看在親友鄉鄰面上，幫助受苦受難的人，使其兔於禍害的自然是有，但這不是有心為

善，受人請托，也是好名心盛，想裝好人，一兩件好事情與大體並不相干，沒有多少用處。他不像說評書口裡那些英雄豪傑，一面

說得對方人品多高，本領多強，卻經不起富貴中人三請四聘，虛情籠絡，在金錢禮貌買動恭維之下，本是行俠仗義專代人民打抱不

平的英雄，結果不平沒有打成，人也不曾救到幾個，本身反而做了豪門的鷹犬，官家的爪牙，豈非天大笑話？

　　「事情怕想，那不合情理的事只要心細，用那前後實事作證，如其不合情理，無論說得多麼天花亂墜，明眼人一看就穿。像他

那樣異人，既決不肯為官府豪紳所用，更不願受這些人的尊敬，如何還肯結交？他自己也曾承認，做的是盜賊行當，但他是因自己

無此財力救濟多人，所有救濟窮苦土人的銀米均慷他人之慨，本身決不用他分文，所以平日生活衣食均極刻苦。

　　「最難得是，為了救人太多，一個失當，稍欠周密，非但出錢的人是死對頭，不肯和他甘休，制服不住便要群起而攻，添出許

多麻煩危險，便那被周濟的人也必連帶受害。從去年救水災起，便仗著他的機警細心，方法巧妙，因人而施，隨時變化，至今不曾

出事。而那許多出錢的人先是忍痛懷恨，當他仇敵，不久便被治得心服口服，有的並還受到感化，轉而明暗相助，才得成功。

　　「這次不過因為山東、河南兩省災區都是經他和幾個朋友領頭開始就地籌賑，一面物色被他感動的富家和精明強幹的窮苦人們

做他幫手，再由那些有頭臉的紳士出面上條陳，他在暗中運用監視，以全力相助，代出主意，勉強渡過難關。彼時為了濟南省會災

情較輕，地方又較富庶，能不下手自然不願多生枝節，等今年蟲災過去，跟著又是這場大雪，他已快要離開的人，看出人民生活越

苦，官府富豪照樣壓搾追逼，不稍憐惜，不等明年春荒，沒有衣食過冬便要死亡逃散。

　　「一面想到這兩次大災，稍微有點財產的人在他好言相勸與巧取強制，還使對方不敢聲張的巧妙作法之下，差不多都出了錢，

有那被他感動的出錢不算，並還自告奮勇加上許多人力，惟獨省城這一片顯富豪紳最多，事前因有種種顧忌，法子不曾想好，上半

年人們還能苟延殘喘，因而沒有發動，就此放過。

　　「眼看許多苦老百姓無衣無食，比起那些外州府縣的災民反更難過，非但便宜了這許多窮奢極欲的富豪人家，於心也是不忍，

於是單身留下，早在三兩月前便作好了準備，因其事前訪查早已知底，本領又高，由上月起，至多隔上兩天，這些有錢人家便被接

連不斷照顧過去。



　　「他那作法並不一樣，分好幾等，對那平日心腸較好，明白事理可以說動的人多是登門拜訪，好言勸告。除非對方不聽，決不

輕易下手。下起手來卻是又准又辣又公平，全看對方為人如何而定。越是明白事理，出於自願，他對那人家也最寬。否則逐步加

重，如是窮凶極惡的土豪惡霸簡直倒了大霉，非但現成錢財要被拿去十之七八，當時拿不完的算是代他保存，由其隨時取用，不算

希奇。

　　「平日重利盤剝，壓搾農民得來的田產，還要照他所說，用種種方法出面貼補那些連氣都喘不過來的苦人，而這類人的興家發

跡都有不能見人的陰私之事，一上來把柄先被拿住，哪裡還敢倔強？

　　「打是決打不過，多高本領他也不怕，並還當面明言，如其心中不服，不妨約人和他對打，訂好契約，勝者為強。對方自然恨

他人骨，把柄又被捏住，不敢明鬧，難得自肯訂約比鬥，再妙沒有，當時自覺無力，遲上幾天他也答應，在財勢和平日情面之下必

能請出能手，滿擬一舉便可保全家產，討回把柄，將他慘殺，報仇泄恨，這是多麼便宜的事。

　　「內中真有幾個有財有勢又有人、用心陰毒、幫手高明的事主，什麼詭計都想出來。不料當時乖乖奉上還好，這一訂約比鬥吃

虧更大，結果不是當場慘敗，全被點倒，便連所請幫手也被預先嚇退，不肯到場，反向主人暗中警告，說這類飛仙劍俠一流人物，

除卻聽他吩咐，更無話說，臨時認輸也還有點商量，只要苦口哀告，從此改邪歸正，不再欺壓善良，巧取豪奪，多少尚能減免，不

為已甚。

　　「如其咬牙切齒，不拼不肯死心，無一個不是糟到極點，把柄在人手內取不回來，性命也在呼吸之間，全憑對方心意，不報官

還不傷人，稍有風吹草動，出點花樣，死傷個把首惡固是彈指間事，一個不巧身敗名裂還要傾家蕩產。

　　「利害早經對方說明，無一不驗，對頭又是那麼飛騰變化，形蹤飄忽，每次前來均是一人，不知怎會一轉眼間化成兩個或變成

一隻怪鳥騰空而去，剛剛飛走忽又出現，這等異人非但事主拱手聽命，連身邊那多眼見的人均被嚇倒，無一敢在外邊傳揚，口風稍

有不合，當時立竿見影就有顏色現出，因此他鬧了將近兩三個月，城郊一帶的苦人就未必全受到他的周濟也差不了多少。

　　「苦人把他當成天神恩人一樣，敬愛感激，事前又均聽他囑咐，各有一套說法，人心如一，本來又不知他底細，只知照他所說

去做，哪怕至親好友，對方只與官紳一面有了交往關連，也決不吐露一字，就說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你如何能夠訪問得出？他只孤

身一人，專做救濟窮苦、幫助別人謀生的事，連姓名都不肯說，形貌也是隨時變易，時單時雙，使人莫測。現正準備往鄉僻之區一

路周濟過去，事情一完立時回轉他的故鄉。

　　「近來民間聲望越大，已有許多人知道去年水災也是他和幾個同道領頭下手才得平息，越發感恩戴德，但都守他之戒，各人心

中感激，決不隨便談論。本來就這一點大概我都不會知道，也是事情湊巧，他平日裝束形貌只在人前出面決不相同，尤其是那貌相

好看之時極少，只是貌不驚人，並無奇處。

　　「今天想是故意取笑，忘了日前週濟的兩家有我兄弟在內，有我這家酒鋪，衣食本不缺少，照理不在他的救濟之列，只為我二

弟人大耿直，喜歡自立門戶，不到真個斷糧，便我親身送去他決不收，人又義氣。不知為了何事，得到他的看重，並還暗中來此查

訪，知我並非不顧兄弟生活的小氣人才得無事。

　　「我老二恐他誤會，也特地趕來偷偷送信，要我留意，說過他那可笑的形貌。今日天還剛亮，他忽然化身為二來此叩門，先說

外路朝山香客錯過宿頭，走了一夜，又冷又餓，請給他一點方便。家裡人素來心軟，她正起來生火，也未喊我便放了進來。

　　「我聽外面有人說話，探頭一看，正是兄弟所說一隻眼睛吊起的怪人，不知怎會變成兩個，那只弔眼也是一左一右，便留了

心。先裝不知，因其吃得大省，我又有心巴結，做了兩樣炒菜，說是外敬，他先付的酒飯錢我仍照樣收下，不知怎的被他識破，笑

說我有眼力，但是他們弟兄都是墨教中人，信仰一個叫墨子的古人，說比我們老鄉那兩位聖賢還好。

　　「跟著來了幾十個本地酒客，都受過他的好處，便這一頓從此上進做人，興家立業，預祝成功，井補平日衣食不週的慰勞酒飯

也是奉他之命而來。這些準備今冬明春渡荒謀生的苦人照例都有這麼一頓酒食，並還指定來此，不去別家，連見人問答以及如何來

去均曾受過囑咐，已有半個多月，接連不斷，每天都有幾十百個。他們都有一套不同的說詞，我先頗奇怪，直到日前老二來說，才

知是他所為。

　　「因其形貌變化每次不同，這些人開頭也未認出，後雖發現這兩人的身材口音覺著眼熟耳熟，方始疑心，仍拿不准，又守著他

的指教，不敢招呼。後來還是我知這些人受他救濟，見他們雙方並不交談，當是假裝，向兩個有交情的人探詢，先不肯說實話，這

位異人好似一時高興，忽然將我喊住，當眾把前事說了一個大概，並說，本來他不想說，只為眾人疑神疑鬼，當他怪物，實在好

笑。

　　「為恐謠言太多，引起人們迷信鬼神之念，才行明言，一口說他是變戲法，內中巧妙不到走時不能告人。二位班頭之來他也提

到，以他看法，說二位人已陷在泥塘裡面，想要拔腿又陷下去，決沒有拔出來的一天，也許不久還要尋來此地，卻沒想到今早就會

趕來。照他吩咐，原應假裝不知，一則我們多年交情，以前那場官司又蒙二位照應，不應該沒有良心，聽那口氣，非但不肯相見，

萬一有什誤會恐還難免吃他的虧，這才就我所知儘量勸說。

　　「雖然口直，難免冒犯，但我實是好意，還望不要見怪才好。請想二位班頭來時他實出於意料，事前便說，你們今日中午前後

必往北關大明湖一帶訪問他的蹤跡，準備再坐片刻便往等候，開個小玩笑，不知怎的，你們剛進村口，還未轉過山角他便警覺，正

說要迎上去，一會又說來人就要走來，且看來意如何再作計較。

　　「所以方才二位班頭追出時我那樣愁急，惟恐追上發生誤會，後聽說出來意才放了心。人家說得好，哪怕心中和他作對，只無

實事便不相干。話已說完，心也盡到，真要見怪也說不得了。」

　　二人一聽這翼人影無雙便是那七個義商之一，本領大得出奇，如說真變戲法，方才奇跡又曾眼見，怎會是假？如說白蓮教一流

邪法之士，偏又一口否認。再想到對方清早叩門和所說北關尋他之事，分明連昨夜見官的一言一動都在對方耳目之下，想是今早臨

時變計，恐往北關露出形跡，改來千佛山下村鎮之中訪問，未被聽去，所以這等說法，不是飛仙劍俠中人豈能未卜先知，剛進村口

便自警覺？

　　先嚇了一個毛骨悚然，覺著余富所說不像虛假，繼一想，這樣下去公事如何交待？便問：「方才所說酬謝眾村人的富戶都是何

人？」

　　余富笑答：「他做的事無一不是有根有腳，極少看出破綻。他那救濟窮苦，十次倒有九次是事主本人和他新結交的可靠朋友借

一題目出面散發，便是驟然相遇，非當時救濟不可的也有他的巧妙方法，向不輕易露面。日子一久，無端得到飛財救濟的人見與不

見都知是他所為。

　　「休看紙裡包不住火，照他那樣心思細密，就是風聲傳到官家耳裡，也和上次救災一樣當作民間謠傳，連問失主本人他都不敢

承認，何苦多事自我麻煩呢？這兩家富翁也是前面村鎮上的有名人物，一個以前還是惡霸，總算回頭得早，他有一個堂兄乃外縣首

戶，水災時節吃過苦頭，先就得到警告，占了便宜。如照以前所為，被這位異人尋上門去，簡直非糟不可。這樣一說，二位班頭想

已明白，你問他們也決不會說一字，不信只管試他一下就知道了。」

　　二捕一聽，便知內中一家姓史，與自己同是破落戶出身，並且還是同門師兄弟，自從學會本領，由三十幾歲起弟兄二人便流浪

在外，過了十餘年忽然發財回鄉，說是經商所得，跟著便在城內外開了幾家店舖，逐年添買了兩三百頃田地，文武兩途俱都來得。

　　史二更是城外一家著名的財主惡霸，因其平日出入公門，最喜結交縉紳人家，雖然強橫霸道，有惡霸之稱，人卻豪爽好交，對

於自己頗講師門交誼，又有利用之處，情分甚厚，當日改北為南一半是尋丁、餘二人探詢賊蹤，一半便是尋訪此人。因他以前發跡

所得都是不義之財，與江湖綠林中人暗中都有交往，人卻機警仔細。



　　尤其中年以後，不是真有本領名望的人決見他不到，就是對方有點老交情，也是不等人到，老早便由所派黨羽迎前打發回去，

決不令其上門，能見到他的人都有極深交情，在有求必應之下差不多全成了革命的朋友。正想便道往尋向其求助，不料人還不曾見

面，他也跌倒在飛賊手裡。

　　余富是個細心謹慎的人，聽他口氣，史二非但和別的富戶一樣損失了不少錢財，並還向賊討好，自願奉上。憑他那樣驕橫的

人，不是一敗塗地，或是深知對方厲害，萬非其敵決不如此服低。照他平日作法，這類事一發決放自己不過，必要命人請來商計，

明暗公私一齊上，不將對方打得家破人亡不肯停手，怎會悄沒聲的便將大量家財獻出，聽憑對方處置，還要表示心服口服，格外討

好？

　　昨日見陳玉庭那大名望的武師，便所交在座來客也無一個不是成名人物，竟會知難而退，先還暗中笑他年老情虛，身家念重，

以為史二所交人物不在他以下，並且都是江湖中人，人前不輕露面，以毒攻毒再好沒有，做夢也未想到他這樣人都會如此無用，照

此情勢，是否身家念重已不相干，分明敵人高明太多，成了以卵敵石之勢，斷定出手必敗，這杯罰酒萬吃不消才有這樣舉動。

　　這兩個勢力最大的人尚且如此，自家相識的人雖多，均是一些鼠竊狗偷之輩，濟得什事？越想心越寒。當著余富不便明言，暗

中卻是不約而同準備回去編些假話，暫時敷衍縣官，等過幾日想好搪塞方法再去交差。對頭動身得早那是萬幸，否則也只好挨到此

人事完起身，但盼風聲不要擴大，不被本城那些大官知道便可無事，當中真要出什岔子也只得過且過，到時再說了。

　　又談了一陣，余富原是奉命警告，免得傳揚開去，異人雖然不怕，多生枝節到底也有不便，看出二捕氣餒心寒，也頗高興，又

將翼人影無雙從去年七弟兄領頭救災起直到目前奪富濟貧種種奇績誇大其詞說將出來。二捕始而越聽越心寒，也越有趣。

　　後因余富心熱討好，惟恐官家為難，妨礙異人救濟之事，話說太多，雖說這些事情均是民間傳說，先不知道兩次救災也是此人

所為，日前聽兄弟說，今早看出來人異相，問出真情，方始得知。這類老奸巨猾的名捕心思何等細密，談到中間，早已聽出余富偏

向對頭，後又聽出許多無稽之談，越發生疑。

　　心中暗罵：「雜種，得了人家多少好處，這樣忠心！」表面上卻不露出，仍是隨口恭維，因覺對頭既得人心，到處都是他的耳

目，我如暗做，被人識破，反露破綻，索性明說反少疑心。

　　拿了本官四百兩銀子，好歹也探一點真情回去。事情走到哪裡是哪裡，無須一定。吃了公門飯，到處都有冤家，多狠的強盜賊

也都見過，做的是這一行，也怕不了許多。

　　趙三元更是性驕好勝，越想越不眼氣，決計走一步是一步，真碰釘子再打回票，憑著自己的機警本領，至多不能擒賊交案，受

害當不至於，還是打聽明了再說。

　　故意笑道：「照你所說，連史莊主也吃大虧了麼？我對這位異人決不敢有什想頭，他偏不肯和我弟兄對面，像這樣神仙劍俠的

異人百年難遇，聽你口氣，史老二就未和他結為平輩之交，也必與之常見，他說的話必較可靠，我先托他一托，如其機緣湊巧，求

他引見能夠見到一面，就不說有什好處，到底也可長點見識，免得人家多心，不是好麼？」

　　余富知道史二業已被異人治得心服口服，要命也不敢聽了二捕之話和對方為敵，便未勸阻，並還至至誠誠由餘妻添了一些酒飯

萊款待來客，二人也裝著酒足飯飽盡歡辭去，滿擬史二雖為敵人所制，畢竟善財難捨，此去必能多少得點幫助。為防有人窺探，途

中一字不提，並還故意說得對方神仙一樣，佩服到了極點。

　　初意多年交厚，史二斷無不見之理，哪知冒著寒風走了六七里，眼看再有兩三里路便可趕到史家莊，探明對頭虛實來歷和主人

的口氣相機而行，稍有辦法立時下手。

　　照飛賊這等行為，正是省城滿漢大官日夜懸心忌恨之事，難得對方共只一兩人，就算分身法是假，照自己所聞所見也只兩個，

鬥力不行，和他鬥智，只一擒到，先將他弄成殘廢，再去報官，非但可得重賞和許多富貴人家的酬謝，當時發財，並有作官之望。

　　雖是武職，也可光宗耀祖，重振家聲，省得一班老親舊戚當面恭維，暗中議論，說倡優隸卒都是同樣下流人物，名為班頭，實

替祖宗丟人。除卻一班土財主，稍微有點體面的紳士在座，便是主人不說，自己也須迴避，不肯與之同席。尤其那些窮酸書呆子只

管因事到官，為了平日傲慢，自命斯文一派，看不起自己這樣人，吃足苦頭，平日連衣食都顧不上，仍端著那一身臭架子，搖頭晃

腦看人不起。

　　不管主人和他多有交情，事前多麼打他招呼，只一發現自己同席，脾氣好的拂袖而起，否則當面使人難堪，受那冤枉惡氣，鬧

得無論多好朋友，只要人多宴會、婚喪大事，有這班酸秀才在座，便不能上前，常累主人為難，只得另在密室上房之內設宴款待，

決不敢使與同座。

　　有時恨到極點，命牢中盜賊咬他一口，只管使他吃苦受罪，無奈積習相沿，同樣是人，彷彿像自己這一行一到人前便要低下三

尺，實在氣人。業已做了捕快，又無法改變，每一想起心便難過。

　　自己祖上也是世家，起初為了家業蕩盡，沒奈何做了公差，難於挽回。去冬今春才有了機會，結果府藩兩院所疑心的義商均是

謠傳，心正失望，以為自己多有財產和地方上潛伏的勢力，偏為這班窮酸所制，不能抬頭，也是枉然。想不到飛賊如此厲害，富商

救災果有其事，飛賊影無雙並還是那七人之首。

　　照他這樣收買人心的舉動，不問是否真的謀反叛逆，也犯朝廷官家大忌，一經擒到，遍地都是人證，無可抵賴。只他承認破產

助災，以私人之力使山東、湖南兩省災情平息，照官家看法，不造反也有反意。何況行事隱秘，形跡飄忽，只使大量百姓感激，不

使一個官府知道，而救災的財又是明盜暗偷、強迫挾制而來，事主有這許多，竟無一人敢於聲張，直到人已被擒殘廢方始控告。

　　便不談他在省會重地這等猖狂、為所欲為，也是一樁從來未有的驚人大案。我二人立此奇功，督府一定專折保奏，升官不說，

多半皇上還要召見，從此把已失去的家聲一舉挽回過來豈非絕妙？

　　自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經火煉，哪得真金？事情如其容易也不會有這大的功勞。我二人已是五六十歲的人，什麼風浪沒

有見過，自家不說，怎麼也要給子孫留條路，免得兒孫們連和讀書人家結親都說是差人的子孫不許高攀，無形中先矮了人兩三輩，

永遠不能抬頭。

　　想到這裡，剛剛勾動雄心，發生惡念，四顧無人，所行又是一片滿布冰雪的下坡路，天氣比昨日更冷，覺著這樣冰雪寒風之

中，來路後半段一人不曾遇見，有人之處相隔還有半里，就是跟來，悄聲說話也聽不出，便將心意低告畢貴。

　　二人本是同等人物，心思自差不許多，不過一個當了多年副手，不敢作主而已。一聽這等說法，正合心意，重又振作精神，壯

起膽子，準備穩紮穩打，相機而行。惟恐露出破綻，和做賊一樣悄悄說了幾句，彼此會意便不再說。

　　因見前面快有人家，估計史家莊這班窮人必已早得周濟，成了影無雙的耳目，正將話鋒改變，說著瞞心昧己的虛情假話，滿口

恭維影無雙，一路說笑過去。忽見前面坡下貼著地皮馳來一人，上身不動，其行如飛。

　　定睛一看，乃是一個穿得極好的年輕壯漢，頭戴皮風帽，身穿皮襖，外披斗篷，腳底踏著一雙雪裡快，迎面馳來。還未近前，

老遠便將手中雪撐揚起招呼，由坡下急衝上來。

　　二捕先未看出來人是誰，只覺當地乃史家莊的前哨，表面彷彿種他田的佃戶所居村落，村中還開有一家客店、一家酒飯館，照

樣接客做生意，因其地勢偏僻，就是朝山季節客人也不甚多，實則是他耳目，專一接待外來朋友的所在。

　　另外兩條路上同樣也有這樣村落，這一處比較規模還小一點，休說那人裝束不像佃戶和村中土人，便這雙雪裡快，因濟南極少

大雪，與關外不同，全城內外只此一家因主人在關外多年，喜歡這樣東西，平日藏有十幾副，並不甚多，專供遇到大雪時滑雪打獵

取樂之用。

　　這十多年來，為了當地氣候溫和，雪積不住，共只見他玩過三次，內中一次為了雪勢較大，特意請客，還曾試過，差一點的人



休說踏了滑雪，想看一眼都非容易，今日竟會由人孤身踏出，穿得這樣好法，不是他的兒子也是他的內弟、內姪之類。來路不見有

人，對方老遠就打招呼，斷無相隔這遠就認出來人是誰之理，莫要又和昨日陳家一樣，人還未到先就得到警告，特意派了自家人來

迎不成？

　　念頭才動，來人滑得極快，業已由相隔十來丈的淺坡之下衝將上來。還未近前，便看出是主人的內弟小鋼鞭崔文。姊弟二人口

說武家之後，但在二捕眼裡和對方平日所露口風，一望而知綠林出身。乃姊崔雲珍人都說她乃是關外有名女盜雲裡飛銀槍崔八妹，

因她從不肯認有什外號，人也不便多問。

　　乃姊本領高強，崔文武藝也自不弱，乃史二的心腹，所有家業俱都歸他掌管，年紀不過四十，自從跟著姊夫來到本地，自己也

置下一片產業，娶妻生子，用了不少男女下人，雖無史二財勢之盛，也是一個財主人家。平日養尊處優，人極精明強幹，最得史二

信任。憑他這樣身份，怎會這樣寒天頂著西北風遠出迎接，彷彿未卜先知一樣？分明方才所料不差，又是對頭鬧鬼。

　　方想先作無心相遇，不談來意，看他如何說法。哪知對方更鬼，彷彿彼此心照不宣，匆匆禮見，連照例寒暄都未多說，也不發

問，只把手一讓，便同往坡下走去。先還當他把自己迎往莊中，或是前村所開客店之間款待，誰知剛一進村，崔文便即搶往前面外

有竹籬環繞，後面附著一片果菜園的人家門外立定，揖客同進。

　　這一人家平日也曾經過，外表簡樸，看去像是一個勤儉喜潔的本分村民所居，所種果菜園當然也是史家的產業，一點都不起

眼。及至走到裡面，見那臨街一面雖是一排四問形似兩家農民合居的茅土房，除卻用具陳設比較貧農整齊，打掃也極乾淨而外別無

異狀。

　　崔文並未停步，領了來客由當中一間穿過，是片種有白菜的土地，盡頭大片斜坡，坡下還有一排茅頂瓦房，人未走進，便覺那

房舍建得特別，非但比尋常村民所居高大得多，並有四個穿著整齊的壯士由裡走出，向賓主三人請安為禮，這才看出坡下這所房子

乃是主人借菜園果樹掩護，接待行蹤隱秘的江湖好友之用。因其建在坡下，兩頭均是花窖暖房，三面花樹掩蔽，如由門外經過，無

論遠近均難發現。靠外一角更有小山也似的草堆擋住，外人休想看出。

　　這幾間房舍通體皆是磚瓦和上等木料建造而成，外面卻鋪著極厚的茅草，牆上塗有一層黃泥。如論內裡陳設器用之物，稍差一

點的富戶人家也無如此講究華美。又是兩重門戶，外面一層比較簡陋，門並不高，暗廊深只數尺，當中一門，也不高大，垂著一副

極厚的棉布門簾，內裡房舍連明帶暗有七人間，全都一列暖炕，外加炭盆，爐火熊熊，溫暖如春。除住下四個準備隨時陪客的壯士

外空無人居。

　　東首一間精美密室之內業已擺上一桌小吃，六個冷盆，當中一隻暖鍋，旁邊溫著兩大壺好酒，杯筷卻只三副。照此形勢，直連

到的時候主人俱都曉得，否則不會備得這准。掩飾已無用處，好在雙方本有交情，無話不談，也就不作客套，坐將上去。

　　方想開口說在來路吃過酒飯，主人已先笑道：「我知二位班頭已在白泉居吃得差不多，只是外面天冷風寒，家姊丈這幾日來感

冒甚重，不能見客，別的地方又有不便，恃命小弟趕來歡迎，就便擋駕，陪來此地小飲幾杯，擋一擋寒，再請回衙辦公。雖是薄酒

粗肴，不成敬意，但這幾樣下酒菜均是今冬新制，特由小弟親身帶來。正恐準備不及，更多怠慢，剛命他們備好暖鍋親出迎接，居

然幸會。我們自己弟兄，不作客套，彼此心照，請多於兩杯如何？」

　　二捕一聽主人口風，不特盡知來意蹤跡，並還說出心照的話，正主人面都不見，明已露出拒絕登門之意，來時熱望雖被打消，

反倒勾動愧憤，竟將昨今兩日所聞所遇種種奇跡忘了一個乾淨，以為大白日裡在此重房密室之中，主人又是行家，話決不會被人聽

去，先謙謝了幾句，吃了一陣酒菜，見主人從此不再表示，所說都是不相干的應酬話。

　　暗罵：「你們這些財主真是賤骨頭，只知欺軟怕硬，算什麼人物。照白泉居所聞，非但受制仇敵，丟人吃虧，你那貴重錢財不

知被人家拿去多少。如今有人上門，正好商量報仇除害之計，就說仇敵厲害，你們這些發財洗手的綠林朋友膽怯懼敵，顧慮太多，

好在正主人不曾見面，又同來此密室之中，哪怕自己不敢出面，告訴我們真情實活，或是商量一點主意，怎麼都是於你有益，為何

這樣裝腔作勢，叫人生氣。」

　　畢貴首先忍不住問道：「明人不說虛話，我弟兄來意雖想探詢這位朋友下落，並無惡念，只是想見心切，無法親近。這位朋友

又不分善惡，是吃這碗公門飯的全當敵人……」
　　還待住下說時，崔文面上已微現不悅之容，強笑插口道：「二位班頭不必說了，你們盛意人家全都知道，非我和史二哥怕事，

實不相瞞，像他這樣為人只要和他見過幾面，稍知所作所為，也必佩服。否則，就他本領多高，稍微有點血氣的漢子誰也不肯吃虧

丟人，就當時打他不過，強中還有強中手，誰沒有幾個親的厚的，怎麼也能想法請出幾個好幫手，死也不會輸氣，怎麼這樣聽話服

低。

　　「你如不信，由去年水災起，便是這位領頭，如今只得一人，暗中又把濟南府的富貴人家鬧了一個天翻地覆，越是財氣粗有勢

力的越放不過。許多富紳土豪暗中把家產送掉十之六八，這裡面也有好些會家和請有名武師的惡霸，你可聽到有人尋他報仇的沒

有？吃了大虧還不肯對人說，是何原故。

　　「休看這裡地勢隱僻，想要瞞他仍是無用。既是明人不說虛話，最好不提此事，真者是真，假者是假，這位決不會冤枉人。我

請二位班頭來此小飲，另有原因，並非避他，再說也無用處。如問他的經過，我們定必照他所說回答，決不違約，吐出真情。你我

多年好友，所說不實怎麼夠朋友呢？」

　　二捕先在白泉居酒已吃不少，再吃路上冷風一吹，業已有些發作，膽氣壯了不少。趙三元心雖愧憤，還好一些，能夠忍耐。畢

貴酒量稍差，性又比較狂傲，聞言越聽越不是滋味，想起此行又是徒勞，沒料到主人如此膽小，並還當面明言彷彿背後一言一動之

微均逃不過對頭的耳目。

　　不由氣往上撞，剛冷笑道：「我不信這個地方此人也會跟來，崔兄說得大過了吧！我怎麼也非見到此人，查明他的來歷不

可！」崔文還未回答，忽聽窗外有一女子口音笑罵道：「不要臉的狗腿子，憑你也配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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